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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一个跨越两个阶级，又联结城乡广袤国土的概念。一个被广泛
关注，又绵延了几十年的话语对象。一个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又主
体性丧失，依然与我们疏离着的“身边人”。文学描写农民工，已有一二十年
的历史，通常赋予怜悯、同情的感情，表现其底层、弱势的命运，可它仍
然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概念的模糊性，是由于它疆域的伸缩，内涵的
不确定性。“农民工”这一充满中国特色的经济力量进入了时代潮流，已极
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人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资本的原
始积累，引进、重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快速增长，却忽略了硬币的另
一面，新的生产力的引进 （讲到生产力现在习惯定位就是科技，但生产力
的基础部分却是人），正是农民工，奠定了中国当前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
位。农民工，还是一个正在生长、未定型的人群、概念，正因为如此，许
辉、苗秀侠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完整地描写这一人群，抒写他们的成长和
命运，才显得更为不同凡响。

中国的产业工人来源于农民，这点毋庸置疑。这与西方有很大一部分来
源于手工业者，分化后，循序前进有很大不同。譬如艾芜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
说《百炼成钢》中塑造的新型工人形象秦德贵，便是出身于农村和有农村背景
的产业工人。只是当前汹涌的打工潮中，现在的农民工，与当年的工人，与招
贴画上我们熟悉的工农兵的形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许辉、苗秀侠小说中的
张如意并不处处“如意”，农民工至少在一开始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没有取
得工人阶级的身份，他们还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对于农民工而言，多重身份可
能便是没有身份，而丧失身份往往也就是丧失了权利——它与当今社会另一
类能以多重身份谋取利益的人，可能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
农民工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求温饱、求发展，身份暖昧使他们处在文化的夹
缝中，他们是否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如何维护自
己的权利？又怎样谱写自己的人生篇章，并最终汇入到历史潮流之中？《农民
工》呈现的便是这样的历程，表现张如意和他的身边人、家乡人如王四清、杨
稳当、刘丽芳、刘晓梅等人生故事。它再现历史，又抒写命运，而“再现“则是一
个现实主义的范畴。

从不确定性出发的写作，带来差异及丰富的变数和不同命运的发展。“过
程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特征。它全部采用短章节的结构，口语化的标题，
贴近人物与表面不加修饰的叙事方法，去除隔阂，由此反而使我们更能清
晰地听到这一人群心灵的脉动。我们命运的根源在我看来有三：一是历
史，它不属于个人却要影响每一个人；二是文化背景，传统表现到不同领
域，而命运的出发点则要依托不同的传统；第三才是个性，所谓性格决定
命运。小说中张如意的每一步踏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他勤劳、能干，特别
能“忍耐”；又正直、仗义，渡过了种种难关，始终坚守道德的底线；当然
在人生追求中，他也不乏斗争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和刘丽芳一样，都
是“不认命的人”。但我还是不禁要提出问题：是否最终都要成为企业家、老板
才算成功，才算“如意”？

许辉、苗秀侠的写作是探索性、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它是传统的人物“命
运”写作。成功者与失败者，幸运者与不幸者都应“运”而生，在“农民工”这一
庞大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农民工》重演一段历史，也成就一段历史。中国的现
代化似乎要重返过去的逻辑，正应了那句俗话：为了更好地跃进，需要先退后
一步。我相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有原型的写作也符合于现
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增加了文学的说服力。《农民工》朴素的、本色的叙事风
格，也优于那些夸张、嘲讽与变形的叙事，因后者虽能带来新一层理性的认
识，却会阻断感情，丧失一部分生活本身的力量。历来重大题材创作往往都不
甚让人满意，如写“文革”、知青、战争等，在中短篇小说中还是有许多好作品
的，长篇则难。先不讲原因，《农民工》这样接近于纪实风格的小说还是为我们
开了一个好头。

历史和命运在此交汇
□老 坞

新时期以来，大量农民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到城市寻生路谋发展，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突出的社
会现象。这样一个被统称为“农民工”的以数亿人口计数的
巨大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的打拼，他们与故土和故土上的亲
人们的牵连，其间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的命运遭际
会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令人悬想不已。不会有人怀疑，这个
题材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蕴藏了文学书写的巨大空间和丰
富的可能性。

许辉、苗秀侠的长篇小说《农民工》，就是这一题材领域
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小说中，张如意、刘丽芳、杨稳当、王四
清等多位青年农民，远离贫穷的家乡皖西北阜阳农村，到千
里之外的城市寻梦。全新的生存环境，卑微的社会身份，使
他们改变命运的期盼变得十分艰难，到处受骗上当，遭人歧
视，被人欺负。但他们凭借不懈努力适应了城市生活，也让
城市接纳了自己，不但解决了温饱，进而求自立求发展，一
步步地开辟了新的天地。小说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
中，展现了他们的打拼经历，描绘了他们的情感世界。这些
内在和外在的经验都具有一种鲜明的典型性和标本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为农民工这一巨大
群体精心书写的一部命运长卷。

在这些个体人生起伏坎坷的命运遭际背后，折射出了
一个宏大的时代主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产生
的诸多问题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农民工》是
一部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困厄有着深刻洞察力的作品。
农民工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但却无法在新的地方获得灵
魂的妥帖安放。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但却不属于城市。那
种隔膜、疏离和尴尬，是无处不在的。这些让他们始终自认
为是异乡人，难以排遣内心中的漂泊之感。相比物质生活方面的艰难窘迫，
他们内心世界的苦楚和落寞更为强烈和深沉。这部作品的一个深刻之处，
就在于它形象地揭示出即使是像张如意这样的成功者，有了财富和社会地
位，在宁城买了房子，娶妻生子，把母亲也从乡下接来同住，但内心中仍然难
以融入城市。他的处事方式打上了鲜明的农业文明的烙印，婚丧嫁娶、开业
剪彩等，一应按照乡村的方式。小说描写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传
统的深厚与其亲和人性的美好的一面，也揭示了这种传统在现代生活方式
的大潮面前所遭遇的挑战和冲击，以及在这种传统哺育下成长的人们的迷
惘和无奈。在此意义上不妨说，从这部长篇小说中也可以获得诸如社会学
等学科的观察视角和认知价值，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它同时也具
备了某种文献的意味。

当然，这一切首先都是筑基于作品的出色的文学呈现之上。这是一部
朴素的、接地气的作品，真实感是其最为厚重的底色。作者并无意人为地追
求故事的曲折离奇，但主人公们的尴尬身份，他们所生存其间的这个令人眼
花缭乱的变革时代，这些因素的充分交集，本身就已经很自然地构成了丰富
的戏剧性，人物命运、故事进展跌宕起伏，足以让人沉浸不已。读这部作品，
一幅色调复杂、五味杂陈的生活图景在眼前缓缓展开。我们可以看到改革
发展中的社会的奔涌活力，感受到主人公们身上闪耀出的美好的人性之光，
并由衷地相信这种真善美的人性正是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证，同
时也看到种种的不如意、缺憾甚至是丑恶。小说最后部分对乡村现状的描
写尤其令人触目惊心：乡村普遍空巢化，土地大量撂荒，夫妻一方长年在外
打工引发婚姻危机和道德失范，孤苦无助的老人，缺少关爱的留守儿童，等
等。这一切在小说中都有着生动的表现。尽管作者用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触
描绘这一切，但字里行间依然流淌着悲悯之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关注国
运民瘼的忧患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有力的继承与发扬。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作者对于这一文体的审美品格、内在艺术
特征的自觉和遵循。其中人物塑造的生动传神尤其重要。这方面，《农民
工》有着不俗的表现，塑造了几位能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人物。张如
意的成功，就在于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不断自我培植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禀赋能力。他吃苦耐劳、勤奋认真。他重义气，远赴东北救援身
陷困境中的乡亲，呵护关心受工伤残疾的铁孩，为其找对象成家盖房子。他
讲诚信重然诺，克服困难归还借款，并因此获得了开发商的信任，得到了项
目，收获了第一桶金，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刘丽芳自重自爱、对感情认
真而执著，以女性的聪慧、善解人意和韧性，拓展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绰号

“花被子”的杨稳当，处事机灵，头脑活泛，但他本性中的质朴，却随着在城市
生活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丧失殆尽，他的虚荣心、贪图占便宜走捷径的念头，
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在对不同人物的描绘和臧否中，这部作品隐含
着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土地是道德的守护神。

生动而细腻的细节描绘，也是该部作品颇为值得称道之处。作者对所
描写的生活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很多地方不曾亲历和细加观察是写不出
来的。像小说开头张如意一行在黎明时分离家出发，顺着麦垅行走，经霜后
的麦棵变得像麦茬一样扎脚脖；像对抗洪堵漏中数百位阜阳民工所戴的草
帽的形状和色彩的描写，都十分富于质感。特别是对铁孩成婚的那一章节，
对乡间民俗的细腻描绘，生动传神，诗意流荡。这些细密之处，带来的一种
原初的、民间的生活气息，给阅读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有力地提升了作品的
美学质地。

乡土叙事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传统，有关乡土叙事的规范
和传统一直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急速转
型的时代，乡土中国的存在形态是怎样的？它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又有着什么
样的危险？这都是关注乡土中国的作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长篇小说《农民工》
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贾平凹的《秦腔》。贾平凹所描写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
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没落，中青年农民逃离农村，走向城市，只
剩下大量的老弱病残留守，导致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与此同时，乡村文化、
乡村理想也随之走向毁灭，因此评论界认为贾平凹为乡土中国奏响了一曲挽
歌，《秦腔》也标志着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传统乡土中国终结的同时，必然会
出现新的乡土中国，《农民工》就以转型期的乡土中国为描写对象，通过新一代
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昭示出新型的乡土中国的未来，也预示了乡土叙事新的可
能性。

《农民工》所描写的安徽阜阳农村同样因为农民工外出而出现“空巢”现
象，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乡村伦理、道德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在现
代化、城市化不可逆转的潮流下，如何解决乡村面临的困境，《农民工》给出了
一个“凤还巢”的答案：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农民工，通过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功，
成立自己的企业后，把企业搬回自己的家乡，同时吸引外资在农村投资建厂，
让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进厂工作，农村的“空巢”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小说对乡
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描写极为贴切，深刻探究了乡土中国当下的生存状态
和现实出路，使得已经终结的乡土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也使得乡土叙事获得
了更广阔的空间。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后的奋
斗史，展示了农民工在社会转型时期寻找新出路时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成功
与荣耀。张如意因为未婚妻被弟弟抢去，感觉无脸在家乡立足，逃离乡村进城
打工，因为为人仗义，爱为朋友两肋插刀，因此不断遭受各种磨难。为了救徒弟
稳当，背上携工程款潜逃的恶名，躲进深山做苦工，拼命赚钱还工程款。为了替
朋友的公司还债，负债累累，被人四处追债……也正是因为这种正直、诚信、吃
苦耐劳的精神，使他经过拼搏，走向了成功。从承包小工程，到有资格去参与建
设“鸟巢”，再到回家乡办厂、吸引外资，可以说张如意是小说重点塑造的农民
工的典型。

小说一方面通过张如意以及王四清、刘丽芳等农民工的塑造，展现了当代
农民工的志向、追求和精神姿态。他们走向城市，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的挑战，但仍然
有着传统农民的精神品格，如吃苦耐劳、憨厚淳朴等等。他们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面对物质的
诱惑，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真正诠释了农民工的意义。他们不是盲目的物质追逐者，他们
忍辱负重，有着更为长远、宏大的理想，有着积极向上的姿态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农民
工》对这种农民工精神的赞扬，也区别于以往农民工的受难者形象，他们不再卑微，而是有尊
严、有理想的站立着的“大写”的人。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写，关注和拷问社会现实，反思了现代化所导致
的城乡社会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化中农村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一宏大的命题。作者有建
构中国乡土史诗的野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野心。小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写到当下，
具有宏大的时空结构，通过农民工们在爱情、事业等历程中的苦难、选择、追求、变化折射时代
的巨大变迁。小说既写到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以及被财富所扭曲的人心，被
金钱所裹挟的无尽的欲望，也写到了在物质冲击下，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为理想而
奋斗和拼搏的品格。可以说，《农民工》既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完成了对当下乡土中
国和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通过张如意等人物表现了遭到重大冲击的乡土中国的未
来和希望。小说以诗性的方式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史和中国农民的精神史、成长史
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在表达沉重的主题时，依然以积极的人文情怀和向上的姿态透露出温
暖和希望。

总之，《农民工》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工的描写，摆脱了种种文学史规范和传统的制约，对农
民工成长史的描述没有刻意的渲染苦难、暴露黑暗，而是以更加鲜明的人文情怀赋予农民工
以高贵的姿态。农民工不再是受压迫的纯粹“讨生活”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无疑预示着乡
土中国的希望。从叙事姿态上看，小说以乡村作为叙事的中心，乡土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得
到确认，这与以他者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启蒙视角和意识形态视野不同，作家的笔墨不是抽象
的、形而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乡土中国情感的关切以及自身的痛苦和喜悦，某种意义上，《农民
工》堪称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书写“土改”、“合作化”等“新的时代”和“农民新人形象”之
后，“农民”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次革命。

人类天生有追逐梦想的冲动，在这个路途上，人们
付出辛劳、流淌汗水，但未必能够有所得，能够实现梦
想。曾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说，打工的人们怀揣着梦想
来到城市，但看着自己参与建设的拔地而起的高楼，他
们发现今天却离梦想越来越远。果真是这样的吗？有
这样的情况，但更多的情况是不尽然，安徽作家许辉、苗
秀侠合著的长篇小说《农民工》，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形象
的答案。

进城务工者或者说农民工，早已经成为一支数量庞
大、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业
已成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的群体，关于他们
的文学书写，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停
止，而且已经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无论是打工者
多少年来不停的自我书写，还是大批作家的倾情关注，
都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新鲜元素，这些元素之
所以值得充分关注，就是因为一方面连接着一个蔚为广
大的一个群体的命运、生活与希望，一方面考验着书写
者的良知、责任与担当。

到底对这些时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们的生存状
态、精神面貌如何反映，对他们的生存、精神处境，文学
应该如何表达，永远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好在我们的不
少作家思考、探索、实验，甚至在用与农民工同样辛勤的
劳作，陆续地交出自己的答卷，而在这些答卷中，由安徽

作家许辉、苗秀侠合著的长篇小说《农民工》，无疑是其
中出色的一份。作品单刀直入，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主
角，以他们遇到的问题为素材，通过发生在农业大省安
徽阜阳一个普通农民工张如意的故事，同时也通过名叫
杨稳当、王四清等其他农民工的遭际的展示，反映了一
群淮河流域的农民，带着满脚的泥土、辛劳的倦容，毅然
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与家乡，远赴他乡，来到向往已久
的城市，试图进行改变命运、证明自我的历程，这种认识
价值，是一般的写作所提供不了的，值得认真关注。

其实，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中国农民工走过的
道路，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从进城打工求得生存与温饱，
到自我逐渐成熟，进而求得在城市里找到立足之地，走
向自立，除发展自己，最终也能够创业有成，这恐怕是数
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群，走过的一条共同道路。不管是
书中描写的张如意、刘丽芳，还是王四清、杨稳当，这些
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在走出淮北大平原穷困乡村的时
候，他们的确是想通过乡土迁徙来改变命运。奋斗故事
永远具有吸引人的力量，透过这里面的曲折、付出，有着
我们民族信仰的价值，有着人们千百年愿意托付的自
豪，而更为可贵的是，小说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农民工积
极向上的整体精神面貌，通过小说让人们看到当代新农
村的发展和进步，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许不
少创作者有本事写出在转型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如意、不

平等、不爽快，但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我想，断然写
不出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写不出社会的本质，更无力表
达出对生活的热爱。

《农民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描写当中有一种朴
实而自如的劲头，看得出，作家深入过那些劳作着的人
们的生活，知道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其实充满了灰尘、
汗臭，但也不乏让人惊喜的波折，因此，我们在读书过程
中，读到了这些小人物的诗意、读到了他们给我们出其
不意的撞击，比方，书中有个叫康成的小人物，他与打工
妹刘丽芳谈情说爱，有一次在他居然在冷饮店里说：“爱
是个小我的东西”，这就很有意思，刻画他那种浮游在社
会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复杂心态。比如小说写到，过年
了，城里人都回家团聚，打工仔张如意与王大亮走不了，
他们喝着小酒，走到屋外时发现：“天空亮着七彩的礼
花，不知哪家人在放烟花，鞭炮噼里啪啦响做一团，世界
变得如此繁闹美好。”还有一些段落，是试图深入人物心
理律动进行更为细腻真实的描写。作者有一个共同的
想法，就是要把新时期农民工兄弟的敢想敢干、艰苦创
业的品质和力量凸显出来，同时也把他们人生的不幸和
对命运的抗争不加保留地加以书写酣畅淋漓地表现出
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也带来了新的人生。“对故
乡厚土的挥之不去的苦恋与对幸福未来的难以遏制的
欲求”，是农民工的共同经历，他们既连接着乡村、也连
接着城市，他们的根本心理特征是由我们国家现在城市
与农村二元化的结构所决定的。小说后来描写了“凤还
巢”回到家乡投资的故事，小说通过农民工外出创业、而
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提出了一向为人忽略的农民工
的“资本”问题，算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新话题，相信会引
起有实际借鉴意义的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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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大问题，文学界对此始终
抱有深沉的情感和长期的理性关注。“农民工”作为“三
农问题”的重要支脉，也一直被作家所牵挂。据统计，中
国13亿人口中，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4亿人，而且我国
农村仍然还有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农民特
别是新成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将会持续下
去。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且是未来
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是他们的廉价劳动给“中
国制造”以持久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讲，关注、书
写农民工既是关注社会现实，更是关注中国未来。作家
许辉、苗秀侠的长篇小说《农民工》就是表现这一题材的
厚实之作。

小说以中国农民工输出大市安徽阜阳的农民工为
表现主体，讲述了一群淮河流域的青年农民，从进城务
工求生存、求温饱，到求自立、求发展、最终创业有成的
奋斗故事，客观呈现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了农民
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精神成长，塑造了张如意、刘丽
芳、王四清等有血有肉的农民工形象。作者能够以充沛
的情感、礼敬的态度、温暖的笔调、深邃的思考、沉稳的
架构，出色地完成小说文本的创造，把具有典型意义的
阜阳农民工生活写得栩栩如生，对当代农民工精神进行
了诠释和礼赞。小说对农民工城市寻梦的描摹，对务工
生活细节的刻画，对农民工艰难打拼经历的书写，特别
是对张如意们精神世界的窥探，显示了作者对农民工生

活、情感、命运的深刻感知和真切理解。作者没有像
一些类似题材小说那样肆意放大对丑恶的揭露和对苦
难的描摹，也没有空洞的倾诉和一味的抱怨，而是站
在全局之上看待问题，置身普通打工者的处境之中认
识生活、体察人性，在充满关怀的生动讲述中表达对
农民工的悲悯和激赏。小说启示我们，农民工身上闪
烁着诚实守信、坚韧淳朴、敢于打拼、服务他人、奉
献社会的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也是我们
的文学需要大书特书的。因此，《农民工》不仅具有塑造
新时期农民工形象的艺术贡献，更具有表现和弘扬时代
精神的思想价值。

小说中的人物离开了熟悉的土地，走向未知的城市
去打工。从上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经历着别人无法了
解的艰辛。受骗上当，被人欺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也日渐成熟，用汗水和智慧扣开了生存之门，经过艰苦
打拼，他们由蒙昧胆怯变得果敢坚强，终于从农村融入
城市。农民工是活跃在城市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的
新生力量，他们是今日中国的建设者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实践者，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城
市生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城市给他们带来了物
质收获，但也带来了压抑、打击和伤害，他们在苦难中磨
炼成长。他们可亲可敬，平凡伟大。拥有与城市工同样
的权利、地位、尊严和荣誉，不应该是他们的诉求，而应
该是全社会的主动作为，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想的更多，
做的更多。只有与他们肩并肩，才能创造我们美好和谐

的生活。这是《农民工》揭示的深刻主题。小说中的人
物是平凡的，他们始终有着对改变自身命运、创造幸
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热烈向往，尽管有先天不足，有
失败、无奈甚至茫然，还要经常面对无法抗拒的劳累
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却顽强地相信未来，固执地恪
守着做人底线，为拼搏而快乐，为尊严而生活。小说
透过对主人公张如意多元矛盾性格的刻画及其传奇又
真实的人生经历的描写，有力地张扬了以张如意为代
表的当代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生活理
想、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
实，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坚定人生方向。张如意、刘
丽芳、王四清、杨稳当、刘晓梅他们是我们经济社会
中的微小细胞，是城市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务工个
体。但正是他们推动了城市建设，方便了城市生活，
也成就了我们小康社会的建设。作者以扎实的生活积
累和文学功力，通过表现小人物的奋斗和理想，揭示了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生活的美好，人性的光芒，特
别是通过张如意带领工友“凤还巢”回家乡投资一节的
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农民工成长的自信，以及这
些不寻常的社会财富创造者的文化自觉。需要注意的
是，这些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本领的农民工，回到农村重
新创业，让理想、信念、才干在故乡土地上开花结果，这
种故事结局固然美好，但这仅仅是作者为我们设计的一
种可能。我们的社会要为张如意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
条件和机会，使他们既可以成为现代农民，也可以成为
现代产业工人、职业经理人……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
成果，不再为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子女教育、老人赡养、
医疗卫生、劳资纠纷等烦恼，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完全
放开手脚地追求梦想、创造价值、赢得尊重。这是《农民
工》启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理性面对和
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从
﹃
受
难
者
﹄
到
﹃
大
写
的
人
﹄

□

吴
义
勤

为奋斗的人们留下新的印记
□梁鸿鹰

长篇小说《农民工》

真实再真实再现现
新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
精神历程精神历程

对当代农民工精神的深情礼赞
□徐忠志


